
二、速冻饺子吃出了过年的味道

1 月 28 日，吕梁调查组一行终于
来到了此次调查的最后一站岚县黑
龙庙石窟。在下午 3 点到达石窟所
在的栗家村后，村支书告知我们“比
较 远 ，得 爬 山 ”，队 员 听 后 ，一 脸 木
讷 、苦 笑 ，而 后 又 调 侃 道 ：“ 此 次 调
查，始于爬山，必将也终于爬山，这也
算圆满了”。之后在当地村民的带领
下，爬山近 2 小时到达黑龙庙石窟。
调查结束后，下山途中，明月已升至半
空……

2020 年 12 月 11 日 ，吕 梁 调 查 组
在结束交口县石窟寺的调查工作后，
直接前往中阳县暖泉镇沙塘村调查位
于村南的沙塘石窟。沙塘村位置较为
偏僻，到达村中已近中午 11点。沙塘石
窟虽紧邻村庄，仅存 1 窟，规模较小，但
位于较为陡直的庙梁山山腰处，并无山

路前往近前，因而颇费周折之后才到达
窟前，待完成测绘、拍照、病害确认等工
作，返回村中时已是下午 1点。

车中已无存粮，便来到村中唯一
的小卖店中买点食品以作午饭，今天
中午又是“泡面+太谷饼”了！进到店
中 一 问 ，泡 面 、太 谷 饼 均 有 ，倒 也 不
错。这时，闫队长“突发奇想”，便问店
主：“你店里除了方便面，还有其他能
煮的东西没？我们想吃口热乎饭！”店
主说冰箱里还有几袋速冻饺子。队长
便问：“方便给我们煮一下吗？这个比
方便面强太多了。”店主爽快地答道“行

啊！”店主热情地把我们让进店后里屋，
店主一家都忙活起来，搬桌子、搬凳子，
烧火、沸水，不一会，热腾腾的水饺便端
上了桌子。店主拿出了小碗，给我们盛
上蒜醋，又拿出自家腌制的咸菜给我们
吃。我们 5 人刚刚从山上下来，又冷又
饿，见到热腾腾的水饺，便狼吞虎咽一
顿，饭后每人又喝了碗热乎乎的面汤，
浑身又饱又暖，战斗值瞬间满血！

三、铜炉寺中的“秘密”

1 月 11 日，吕梁调查组正在交城
县调查。当天上午，当地文物部门向

我们提供信息，说岭底乡窑底村有一
近年新发现的石窟。当天下午队员们
便 赶 往了窑底村。在一位老乡陪同
下，队员抵达一处坍塌破败的石砌院
子。队员们多少有点疑惑——这是
石窟？“这庙叫什么啊？”“不知道，好
像没啥名”，老乡接着说：“我是前面
那个村子的，我们村里也有这样一个
庙”。于是队员们决定开车把老乡送
回村里，并顺便看一下他所说的那个
庙。车上问老乡，你们村叫什么？老
乡答到“郭家村”。到了村口，路边村
界牌上写着“光足村”，原来队员们没

听懂老乡的方言。
之 后 小 组 返 回 到 窑 底 村 ，来 到

路 边 那 处破落的“院子”近前。大家
没抱多大期望，认为要么是一处坍塌
的“ 古 建 ”寺 庙 ，要 么 也 仅 仅 会 有 那
么 一 两 个 残 破 的 洞 窟 。 进 到 院 子 ，
拨开院内长满的杨树……院子后部
的 崖 壁 上 布 满 了 佛 龛 ，有 十 几 个 之
多 ，而 且 造 像 均 较 为 精 美 。 大 家 喜
出 望 外 ，在 这 破 落 的 院 子 里 居 然 藏
着“ 宝 贝 ”！ 之 后 ，大 家 再 仔 细 观 察
这座院子，虽已残破，但却是一座结
构 完 整 、布 局 清 晰 的 寺 院 ，有 山 门 、

庭院、正殿及摩崖造像，这是“最标准”
的石窟寺！

翻 看 地 图 ，该 摩 崖 造 像 周 边 确
有 3 个自然村，分别为光足村、后花
塔 及 安 则 村 ，这 不 就 是 碑 中 所 记 重
修 寺 院 的 3 个 村 子 嘛 ！ 从 清 嘉 庆 二
十 五 年（1820）碑 记 的 光 渠（当 地 方
言 为 jué）村 ，到 现 在 整 200 年 ，村 名
发 音 犹 存 ，但 写 法 、内 涵 早 已 不 同
往 昔 。 大 家 不 禁 慨 叹 历 史 沧 桑 一
番。以后将这寺院的历史、造像碑刻
的价值写清楚，等将来这儿保护好了，
建成了遗址博物馆，再亲自来看，知道
了其中的历史与故事，更有成就感！

返回县城的路上，大家都很疲惫，
但今天收获满满，每个人心里都满是
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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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请您谈谈云冈研究院的新局
面如何？

张焯：近年来，从省委、省政府到市
委、市政府，都在全力推动云冈的保护工
作和云冈学的创建工作方面做了大量的
工作。与此同时，在省委、市委主抓下，
召开了一系列专家座谈会，为云冈学发
展把脉。同时也召开了一些学术讨论
会，以及相关工作汇报会。

云冈研究院把云冈石窟保护、创建
云冈学，也做了个大的预算，并向国家
文物局做了汇报，国家文物局表示全力
支持。同时，山西大学、大同大学分别
建起了云冈学研究院，太原理工大学、
北京大学、中国海洋大学、青岛科技大
学、浙江大学等高等院校，都表示出对
云冈学的关注。山西大学的云冈学博
士、硕士点设置都已获得有关部门的批
准，大同大学的云冈学招生也已获得批
准，而且专门在大同大学设了一个刊物
——《云冈研究》。大同市政府也全力
支持，划拨给云冈 50 套房子，以解决云
冈引进人才的居住需求。大家都在积
极工作，要把云冈学做大、平台做大，做
成国际性的一流学术平台。

记者：如何给云冈文化定位？云冈研
究的现实意义是什么？

张焯：云冈和中国其他的文化遗产
最大的区别，在于云冈是世界文化艺术
主脉的分支。我们在云冈石窟里可以
找到希腊、罗马的柱头、柱饰，可以找到
两河流域的狮子形的柱头，还可以找到
印度式的佛像佛柱的样式，甚至有些装
饰图案是古埃及时代的。所以说云冈
是世界文化走到公元五世纪时，在中国
开放出的一朵绚丽多彩的艺术奇葩。
这是世界文明发展的硕果，像这样的多
元文明体现的文化遗产，在全国也不
多。这实质上就是表明，在中国的历史
上，存在着多民族的文化交流、交融、交
往，这是历史的真实见证，说明中华民
族自古就是一个胸襟博大的民族，形成
了兼容并包的多元文化，在世界上起着
一定的引领作用。

云冈研究不光具有古老的历史意
义，还有现实的时代意义，对当今中国的
发展，也是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可以
从中找到中西文化交流的情形，可以体
会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云冈也
可以让游客观览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作为云冈研究
院，把云冈的工作做好是责无旁贷的，我
们一定要全力推动云冈的保护和研究。

记者：与历史上相比，目前云冈石窟
的保护维修工作处于什么水平和状态？

张焯：10 年前，云冈大景区改造的

时候，我们从日本把相关的资料复印回
来，对大景区的改造起了一定的作用。
10 年前的这次改造，使得云冈景区形
成历史上最好的外部环境，在北魏的时
候都没有这么好的环境，辽代的时候更
没有。现在云冈景区可以说是全国一
流的，去年 6 月全国 5A 级景区评定，云
冈排名第三。

几十年来，云冈的洞窟维修，特别
是 从 1974 年 到 1976 年 大 型 洞 窟 的 维
修，奠定了云冈目前石窟保护的基础，
当时彻底解决了石窟的稳定性问题。
到上世纪 90 年代，云冈的保护逐渐转
向了治理大气污染、转向了治理一些洞
窟的漏水问题。新世纪以来，云冈的保
护工作转到了预防性保护。现在我们
已建立监测中心,数字化监测也做起来
了，可以做到防患于未然，决不给将来
留后患。同时我们还有一个思想，那就
是有义务给全省、全国在文物保护方面
做出贡献。传统的保护是石质文物保
护，这几年我们又陆续建了山西彩塑壁
画保护中心、数字化保护中心和馆藏文
物保护中心，保护门类相当齐全，这在
全国也不多见。我们的奋斗目标就是
要全方位培养出一支专业化的保护队
伍，不光是维修云冈，还要为大同的、全
省的、甚至全国的文物保护维修做贡
献。我们数字化技术已经走了出去，北
京故宫、十三陵的保护项目我们都参与
了。而且数字化的 3D 扫描、档案处理、
保存以及 3D 打印全面开花，洞窟复制
实现了活起来、走出去的目标，去年在
洛阳博物馆办了展览，在浙江大学办了
展览。下一步，除了全国巡展，我们还
要到日本、法国、德国，到一些对云冈有
所研究、云冈对他们有吸引力的国家巡
展。

记者：云冈学的历史、现状是什么
样的？未来发展方向是什么？

张焯：从上世纪初日本伊东忠太博
士发现云冈以后，云冈名声雀起，逐渐
在世界上受到重视，云冈学甚至成为一
门显学。但是上世纪的云冈研究，前半
世纪主要是日本人的研究。1938 年到
1944 年，日本京都的一个考察队在云
冈待了 7 年，出了一套 16 卷 32 本的大
书。在学术界一时兴起一个说法：“云
冈在中国，学术在日本”。这个问题一
直是我们中国学者心头的一个痛点。

新中国成立后，北大的宿白先生发
现了《金碑》，围绕《金碑》对云冈进行分
期，进行各个时代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
成就，云冈的历史经宿先生梳理，逐渐清
晰起来。这些年，我们按照宿先生对我
们的要求，咬紧牙关要为国争气，先后出

版了《云冈编年史》《云冈词典》等一系列
书籍，特别是用了 7年时间出版了《云冈
全集》，这套全集的系统性、科学性、学术
性，全面超越了日本当年的那套书。

当然，超越不能仅仅是数量上的，
关键是要在学术观点上超越。所以在
全集里有大量新颖的观点。比如过去
人们对昙曜五窟形成的认识很简单，就
是三世佛，现在我们不是那么简单地理
解了，而是说它既是三世佛，也是皇帝
的形象，同时它还包括着十方一切诸
佛，是大乘佛学的宇宙空间。再比如
说，中期的洞窟怎么从早期的穹庐大佛
像变成了宫殿式的、琳琅满目的、华丽
无比的洞窟呢？我发现，北魏时代弥勒
信仰盛行，弥勒所生活的兜率宫在佛教
典籍的描述中是一个平等的、欢乐的、
美好的极乐世界。北魏的统治者经历
了十六国的战乱，社会黑暗动荡，老百
姓祈求和平、祈求幸福生活。所以北魏
统治者就提出他们正在走向一个弥勒
降生的美好时代。怎么才能让老百姓
相信呢？于是他们把天上的兜率宫搬
下来，在云冈洞窟中个体展现。所以云
冈中期洞窟是北魏走向安定美好的一
个象征。同时，罗马式建筑特征、美术
元素，都进了云冈。这些洞窟采取罗马
式建筑风格，中轴线两侧对称、重复但
决不雷同。所以我们逐渐形成的观点
是，云冈石窟是西式的设计、中国式的
工艺，工匠是中国的，设计师是西来的。

北魏是一个极其开放的时代，鲜卑
民族从大兴安岭走出来，虽然是一个游
牧民族，但思想决不保守。从北魏到隋
唐，就是这批鲜卑人在主导中国历史的进
程，大唐成为中国历史的高峰，中国文化
艺术的高峰，其中就有鲜卑人的文化传
统。杨坚家族、李世民家族的一半血统都
是鲜卑人。这个民族在中国历史上起的
作用十分巨大，历史上有多少个民族像走
马灯一样走过，没有留下多少痕迹，而北
魏鲜卑民族里的拓跋部落，在中国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印迹。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伟大的民族，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所以
这次我们把鲜卑研究、民族融合也作为云
冈学重要的一个研究课题。

同时，我们的研究要全面化、多样

化，不光是让云冈作为大同的一个地理
坐标。研究大同、研究晋北、研究长城，
都是必要的，但是我最近形成的一个观
点是再往大放，就是把云冈放在中西文
化交流层面上，放在云冈是世界文化主
脉分支的这个高度去认识。在研究云
冈的同时，我们应该研究中亚文明、印度
文明，研究两河流域、希腊、罗马，埃及的
文明。过去欧洲人研究世界文化，既研
究印度，又研究中国，还研究玛雅文化
等。所以未来的云冈研究我们要着眼全
球，着眼整个世界文化发展，这也是时代
对我们的要求，是一个新的课题。只有
这样，才能找准云冈的位置，才能为云冈
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和研究
弘扬起到积极的推动作
用。这也是我们研究云冈
的意义所在。

记者：云冈研究院在
景区建设方面有什么构
想？

张焯：10 年 前 的 云
冈，游客来了只有石窟可
看。现在，你可以到博物
馆去，出土的各种文物讲
述云冈背后的故事，讲述
鲜卑民族的故事；你可以
到院史馆去，那里讲述的
是一百年来，云冈从破旧
到辉煌的整个历史过程；
你还可以到美术馆去，景区里有云冈
美术馆、石兵美术馆、陈云岗美术馆；
你还可以到云冈看演出，包括非物质
文化遗产孝义皮影演出、云冈的西天
梵音表演，后者是把云冈洞窟里的音
乐形象拿出来，呈现给世人。还有云
冈图书馆、放映室，在云冈的东山还有
一个菩提艺术区。

下一步我们还要做丝绸之路古乐
器博物馆。去年我在北京遇见一位研
究了一辈子音乐的社科院老师，他收集
了大量的古乐器，中国北方的、中亚的、
两河流域的都有。他想让大半生的收
藏有个好的落脚的地方，最终选中了云
冈。

同时我们和省考古院形成口头协
议，他们每年出土发现大量的墓葬壁

画，其中一部分将整体搬迁到云冈，把墓
葬壁画博物馆建起来。寺观壁画固然很
精彩、很重要，但它描述的是天国的形
象，而历代墓葬壁画描写的是真真实实
的现实生活，价值更大。

云冈的优势在于景区大，可以做若
干个博物馆，现在已经有七八个博物
馆性质的场馆了，但这还不够，要继续扩
大，把云冈文化往大做。我们更大的想
法是，云冈所处的这条云冈峪，是一条历
史古道，从赵武灵王开疆拓土、修筑长城
开始，它就是出塞入塞的一条重要道
路。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从小站到高山，
不到 25公里范围内，找到了 35个文化遗
址，有石窟、古堡、烽燧、窑址等等，更重
要的是，这条路上有大量的古村落和煤
矿，这都是未来云冈文化需要包含的内
容。

从云冈、左云、右玉到和林格尔、呼
和浩特，左拐从君子津过黄河，直接上
丝绸之路。这条道路在历史上极其重
要，大量保存着不同时代的历史文化遗
迹，是长达 200 多公里的文化长廊，这
在中国北方也是独一无二的。

另外，我们在佛教文化与煤炭文化
结合方面，也形成了一些思路并做了一
些尝试。像东山菩提艺术区，就是要把
这种格格不入的文化协调起来，成为统
一的整体，把大同一百年的工业煤炭文
明记录下来。我们将来要立足于云冈，
连接西口文化，连接昭君文化，形成一

个更大的北方文化概念，全面推动云冈
文化、云冈旅游的发展。

记者：云冈考古研究方面有哪些主
要成果，最新进展情况如何？

张焯：云冈研究院主抓云冈的基础
性研究，把云冈实实在在的基础材料搞
出 来 ，然 后交给大专院校进行深化扩
大。比如说云冈考古，我们得自己把考古
报告弄出来，让大家了解云冈都挖出了什
么，是什么时代的文物，这些文物印证了
云冈在不同时代是什么历史情况、历史场
景。1992年、1993年云冈的窟前考古工
作进行了两年，挖出来的文物都进库了，
考古报告基本上有个初稿了，但还有些关
键的问题没有说清楚，还在推敲。

山顶考古 2008 年到 2012 年进行，
是我们和山西省考古所一块儿做的。

所长张庆捷先生退休后，我们请他住在
云冈，做山顶考古报告。这次挖掘出两个
北魏的寺院。我们以前不知道北魏时候
云冈的寺院是什么样的，光是《水经注》里
记载的“山堂水殿，烟寺相望”。山顶考古
挖掘出来的两个寺院遗址，证明了《水经
注》的记载是正确的。在云冈的周围，北
魏时期有十个寺院，这些寺院建筑构架、
分布是怎么设置的，现在我们初步有底
了。

最早的石窟寺从新疆、从中亚进
来，首先在云冈落脚，和我们现在看到
的石窟寺完全不一样。我们现在看到
的是在一个山壁掏出石窟，石窟外边加
上阁楼，形成 一 个 佛 殿 ，前 边 是 四 合
院，这是中国式的石窟寺。云冈最早
的 石 窟 寺 是 石 窟 在 下 ，寺 院 在 山 顶
上 。 这 种 模 式 是 中 亚 的 样 式 。 云 冈
山顶的这次挖掘，是中国首次找到的
西 式 的 、最 初 的 石 窟 寺 样 式 。 所 以
2011 年 入 选 中 国 十 大 考 古 新 发 现 。
这 些 研 究 成 果 我 们 必 须 公 布 于 众 。
庆捷老师下了很大功夫，形成两本几十
万字的著作，已经送到文物出版社，想
在 5 月 11 日之前出版。这是一项很重
要的基础工作。

此外，我们正在做云冈的分类全
集，前几年做的是雕刻全集。这次分类
全集是按照造型分类进行系统研究，这标
志着云冈学的研究深化。在深化的过程中
我们会自然看到这些形象来自何方，和西
方的文化艺术衔接起来了。此外我们还在
做云冈的装饰图案全集。云冈的装饰图案
从学术上讲是一个重点和难点问题。梁思
成先生1933年来云冈，提出一个观点，我
们中国从上古一直到先秦，装饰图案主要
是动物形象，花草图案一直不发达。花草
图案发达的是西方。到了大唐以后，中国
的花草图案增加了，丰富了，它们来自西
方，落脚地就是云冈。云冈开凿的时代，大
量西方的装饰样式同时随着西方的洞窟设
计来到云冈。我们做这一套书，一方面是
研究，另一方面对下一步云冈旅游产业的
发展会有影响和推动。

最近我们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
域，那就是云冈的色彩问题。云冈的色
彩一直是一个谜，云冈的许多洞窟用
肉眼已经看不到色彩了，能看到的五
华洞的色彩是清代的。北魏时期，云
冈的所有洞窟造像全部是有色彩的，
而且因为云冈是皇家工程，是北魏王
朝色谱色系的正宗所在，代表的是北
魏的国家色彩。北魏的国家色彩是什
么样的，只能通过对云冈的研究来寻
找。我们有一位年轻的工作人员叫高
平传，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
用显微镜式的照相机把洞窟里角角落落
的北魏色彩找了一遍，基本上可以澄清北
魏色彩的形式、种类，哪种色彩在什么位
置、是什么画法等，都理出了头绪。我们还
派他到龙门、新疆、甘肃去全面了解中国石
窟寺保存的色彩，目前形成的基本认识是，
从新疆以东到内地，色彩谱系一脉相承。
这个学术成果要是出来，会轰动全国美术
界的。

扬 帆 远 航 正 其 时
——专访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一）

本报记者 冯 桢 梁有福 实习记者 赵小霞

2 月 19 日，云冈研究院正式成立。记者日前就如何一体推
进云冈石窟保护和云冈学研究以及发展云冈文化旅游产业等
问题，专访了云冈研究院党委书记张焯。从本期起，“走进云
冈”专刊分两期刊发专访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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